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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凯蒂.德布劳内那天早上醒来，站在镜前，发现额角生出一颗青春痘，在白皙的肌肤上十分突兀。她不知轻重去挤，镜面溅上一滴脓白的血，皮肤回归平坦，渗出血珠。她只好找来创可贴贴上。那之后好几天都有人问她怎么回事，她不好意思，说是不小心撞到额角。说这话时她眼下挂着两个下弦月般大的青晕，每个人谨慎地向她表示同情。

噢，那可真是不小心。

每个人都自以为通晓真实，然后据此获得傲慢的资格。德布劳内鄙夷一切自作聪明。

凯蒂身后浴室彩绘玻璃窗外，庭院中扭曲的深绿的树冠垂在蒂博.库尔图瓦的上方，蒂博抬起腿，黑色马丁靴在凯蒂向自己额角伸出手的那一刻正悬于一列沉浸于辛勤劳作的蚂蚁头顶。

从时空的角度库尔图瓦与德布劳内的伤口毫无关联，但倘若将时钟拨回一周前，提前从乡间度假归来的德布劳内一家在自家客厅沙发上撞见正在与德布劳内初恋男友亲热的库尔图瓦时，你就明白了一切，库尔图瓦本人挂着未扣的文胸，口红糊在唇角，举手认罪。是的，我愿意对德布劳内的伤口负责。她的笑像一个隐藏在暧昧珊瑚下晃眼的钩子。

德布劳内被愤怒冲昏头脑，一口咬上。她拿出手机，对着她们按下连拍。在她的手指触碰屏幕的那刻，半个她抽离在空中，评论道：“如果你想报复，或者干净地切断关系，别按。 ”

德布劳内像放纵一条不栓绳的狗一样放纵库尔图瓦，尽管她性顽劣，好伤人，可德布劳内盲目无比地自信，库尔图瓦的獠牙与利齿永远不会调转头来冲向她。在万分委屈之前，她的大脑中仿佛响起一声汽笛长鸣，怒气蒸腾，漫开，覆盖所有理智的思绪。

“我知道。”

她的手机发出清晰响亮的十五声快门声。在德布劳内太太的惊呼声下，她像小导弹一样射出去，库尔图瓦拉了下她的手，没拉住，她将自己投放回床上，小声哭起来。

在那晚库尔图瓦先生和库尔图瓦太太知道了库尔图瓦的放肆之举，连夜押送她来道歉，并委婉提出希望德布劳内能删除库尔图瓦的不雅照片。德布劳内将父母锁在房门外，不发一言。库尔图瓦站在几步之遥，冷看着四位家长围在房门前小声劝告。她掏出手机，给德布劳内发信息：

真有那么生气吗。

一个男生而已。

我已经把他甩了。

我爸说你不原谅我他就打断我的腿。

说真的，就露了那么点的照片，你发出去也没什么影响。

我把我和他的视频发你，你发这个好了，只要你能解气。

你要怎么样才能消气啊，凯蒂，你直接说好不好。

库尔图瓦收到信息：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库尔图瓦再发消息，已被拉黑。她迅速点开各个社交app，无一例外全被拉黑。想着德不劳累逃命般飞快在网络世界对她砰砰甩门的样子，库尔图瓦握着手机，脸上浮现一丝不该有的笑意。

她从那之后自觉地消失在德布劳内的视野里。

时钟指向八点整，德布劳内离开家门，看到库尔图瓦时，毫不意外。她早有预感，库尔图瓦会卷土重来，宣告永不离开她的生活。库尔图瓦一向如此。

二零零二年夏天的有几个星期，她们每天下午一起去市立图书馆看漫画册子，五点钟时吃着冰淇淋一起回家。德布劳内被晒就会像烫过热水的小猪一样，所以她总要打一把婴儿蓝的小洋伞。库尔图瓦很不喜欢这把老会戳到她脖子的伞。她告诉德布劳内，自己会负责带伞。第二天，德布劳内站在灼热的日光下，眯着眼睛问：“蒂博，伞呢。”

库尔图瓦拉起她的手边走边说：“哦，在我背包里呢。如果一直打我会很累的。我们等一会儿再打吧。”

“我可以打的。”

“不行，这是我的伞。很重的，你这么小根本举不动。”

“好吧。”德布劳内被她的理由说服了。过了一会儿，她的小脸已经像发烧般通红，德布劳内实在难受，才犹豫地问：“蒂博，可以打伞了吗。”

“还有一段路呢。”库尔图瓦的声音像是从高高的太阳上传过来。

“那我们可以换只手牵吗。”德布劳内问道，她想走在库尔图瓦的影子里。

库尔图瓦高兴地说：“不可以。”

又过了一会儿，德布劳内忍无可忍地抱住库尔图瓦的腰，像一只快要坠落的小树袋熊，她严肃地说：“蒂博，我觉得我快昏过去了。”

库尔图瓦终于站住，他拉开背包拉链，装模作样地找了一阵，才理直气壮地说：“凯蒂，我忘记带了。”

德布劳内像在悬崖边，看见黑暗的海水中，浮出库尔图瓦湿漉漉的脸庞。那是长大以后的库尔图瓦，成熟，美丽，不怀好意。她眼睛血红，头发是缠结的蛇，尾巴的每一片鳞片都像刀锋。库尔图瓦在海水中仰头问她，凯蒂，你要下来玩玩吗。德布劳内说，不。蒂博，我是只能活在陆地上的人类啊。库尔图瓦露出失望的表情，德布劳内不忍地说，我在这里看着你玩吧。她趴在崖边低头太久，难免目眩神迷，一头栽倒。

潮冷的怀抱接住她，红眼睛的主人在微笑。海水淹没陆上的高地时，世上的生物再也没有区分。德布劳内吐出一个泡泡，泡泡飘向海面，变成一轮巨大的白月，白月的中心有一根铜丝灯芯。德布劳内被晃得睁不开眼，嘈杂人声将她拽回现实。所有的嘴唇对着她张动，良久，库尔图瓦从大人们身后走上前来，她还背着那只书包。

库尔图瓦说：“你吓死我了，凯蒂。”

德布劳内沉默了一下，突然说：“蒂博，你真的是忘记带伞了吗。” 库尔图瓦抓住背带，像犯错后不安的犬类般低头小声说：“我是不小心忘记的。”

德布劳内太太安慰地摸了摸她黑色柔顺的头发，温和地说：“蒂博也不是故意的。你抱抱凯蒂，凯蒂就不生你的气了好不好。”

库尔图瓦温顺地嗯了一声，走到床边，她的神情中含有一丝忐忑。德布劳内从被子下抽出一只手，立刻被紧紧拽起，库尔图瓦扑上来抱住她，纤瘦的身躯很温暖。德布劳内的目光从背包拉链上移开，她回抱住库尔图瓦，像对她说，也像对自己说：“我相信你，蒂博。没关系，我原谅你。”

去年圣诞节时，德布劳内太太在家门口挂了一只铃铛。门开合时总有清脆悦耳的叮铃声，起初她们是忘了取下，久而久之，凯蒂习惯了铃铛的存在。她在二楼的房间也听得到铃

响，然后她就能飞奔下楼，迎接父亲母亲。于是她们保留了这只铃铛。后来德布劳内想起，发现那不仅是一只预示幸福快乐的铃。

起码在那天，库尔图瓦和她都听到铃铛敲在门板上的声音。

无声如对弈者交握右手。她与库尔图瓦之间的距离是二十六步，这距离对于库尔图瓦可以缩小至十四步。德布劳内只有两个选择，逃，或者直率地面对。

一辆桑葚红小汽车停在沥青马路对面，几只挽着牛仔衣袖的胳膊争挤出车窗向库尔图瓦打招呼：“嗨！美人！搭顺风车吗。”

库尔图瓦嘲讽地动了动唇角，似乎说了些刻薄话，那群手收了回去，从车窗内飞出一口白沫，溅在地上，汽车喷着尾气呼啸离开。库尔图瓦阴沉地嗤笑一声，德布劳内认出这熟悉的反应是库尔图瓦记仇的标志，那群不知死活的小子在将来会倒上大霉。

库尔图瓦暂时没有心思酝酿邪恶的计划，她踩着纷乱逃窜的蚂蚁和邻居先生新栽种的杜鹃，用了不到十四步，来到站在原地的德布劳内身边：“凯蒂。”自然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甚至食指勾住德布劳内的书包背带，示意要帮她提包，有点讨好意味。所以她没有失忆。

德布劳内的应对方式是，无视。她像绕过一团有害的空气一样目不斜视地绕过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盯着她的金色发旋，笑了笑，从身后将她拎起，德布劳内像小白鼠一样悬空伸张四肢，纯黑的微卷长发垂在她红扑扑的脸侧，像一张黑藻织成的网。

“十二天了。”魅惑的声音提醒她。

德布劳内拼命别过细白的脖颈躲避耳边的热气，库尔图瓦凑到另一边，她就死死闭上眼睛，好像库尔图瓦是看一眼就会令人陷入不幸的女妖。库尔图瓦欣赏了一会儿她的挣扎，才放她落地。德布劳内拽紧书包带，尽力保持着从容，像被狗撵一样快的步伐泄露了她的慌乱。

她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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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国际历史课的教室灌满了黑暗的海水，目光像小鱼群聚集在快速切换的幻灯片上。“停！倒一下。好，就是这页。谢谢。”画面停在衬裙飞起来那一帧。教鞭抽在女孩动态模糊的大腿上，“先生们，小姐们，惨不忍睹！”德布劳内大声说，“丢失了一分！现在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了！”她焦虑地在放映机和讲桌之间踱步，“为什么你的表现会如此糟糕！”德布劳内吐出的字像一块一块的山石一样堆叠在德布劳内身上。

鱼群好奇地游向座位上垂头的德布劳内，德布劳内抬头说：“我会表现得更好。”

“但愿吧，否则你会让我们输掉这场比赛。”

“我绝不会再输。”她的语气异常坚决。

德布劳内的下一堂课是心理课，按上周的安排，这堂课将要进行小组实验。而她的搭档是，蒂博.库尔图瓦。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当然。德布劳内抱着书本轻盈敏捷穿梭地在拥挤的走廊里。所以，她要抢先一步到达教室。

当库尔图瓦到达时，她会一边目光飘向后窗边的自己，一边俯身和老师交谈，那张漫不经心的脸上会浮现出讶异的神情。砰！德布劳内预判了库尔图瓦的方向，记一分！

“解剖”压着德布劳内兴奋跳动的心脏，白色乐福鞋密密交错前行，被它甩在身后的有：红色匡威帆布鞋、黑白条运动鞋、粉色碎钻系带凉高跟、蓝椰林人字拖、黑色马丁靴、牛津底软皮鞋、又一双牛筋底软皮鞋……

“喂，那个，凯蒂，对吧。凯蒂。”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她的胳膊。德布劳内几乎跳起来：“放开我！”

那只手的主人将手举起来，摇头晃脑地回到他的朋友身边。那群男生是一类典型，头油和鞋油抹得一样多，牛仔外套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比同龄人坚实的小臂，打量人像还没学会控制排泄时一样直白赤裸。但是他们是学校社交界的焦点。和蒂博一样是焦点。为什么焦点总是讨厌的家伙？

“你没听见我们的话吗。”

“什么。”德布劳内警惕地说。她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小，让那群男生夸张将手附在耳边，大笑着问：“你说什么？”

德布劳内像蚌一样紧紧闭合着唇。一分三十六秒，离上课还有一分三十六秒。也许蒂博已经到了。德布劳内再一次错失先机！

“蒂博.库尔图瓦是你的朋友，对吧。”

“不是。”蒂博这两个字让蚌张开一丝缝隙。

那群男生心领神会地互相使了个眼色，其中一个摆出深表同情的脸色，故作悄声道：“我们听说了。”

德布劳内没有说话，她心中已经有不妙的预感。

“你被你的好朋友库尔图瓦绿了的事啊。”

“所有人都知道。”

男生们居高临下地看面前娇小的娃娃脸女生——或者说女孩——面容圆润的线条如焗豆广告包装上的脸颊通红的儿童，金色头发修理得很短，眉上刘海两边也有像卡通人物一样的翘角。她的五官有种童真的模糊感，盯着她时只能注意到那双蓝黑色的圆眼珠。

比起同龄女孩的性吸引力，她有一种无性别的，更微妙的诱惑力。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少年男性愚蠢得根本无法参透这种诱惑力的成分。正如他们无法理解布和棉花做的娃娃有什么好玩的。他们喜欢将一切玩具用于破坏，火车头撞在一起、机器人撞在一起、积木撞在一起、球棍和球撞在一起……玩具成为一次性用品。而布娃娃，你可以抱着她，亲吻她点缀了腮红的面颊，梳理她麦穗般的金发，给她唱摇篮曲。

她也可以，掐它、摔它、扼住它的喉咙。

娃娃不会窒息、不会摔碎、不会哭。

一个女孩若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获得了她的第一个布娃娃，这个娃娃会陪伴她终生。

完美的布娃娃。

“别伤心。”那个男生将胳膊搭在德布劳内肩膀上“那个不识好歹的荡妇，我觉得你比她，嗯……可爱多了。”他念荡妇两个字时，颇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这个白痴说的是事实。库尔图瓦确实同时与三个，不，四个男人交往，一位本市理工大学大三年级的学生，一位不知是谁的中学老师，一位富有的房地产经纪人。最后一位是她们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德布劳内的初恋兼前任。那个男生和她上同一堂研讨课，他们都是插不上嘴，被挤出人圈的可怜蛋。在沸腾的人声中，他们忽然对视上。她比他早一秒红脸，他比她早一秒说嗨。在这门课结课的那天，她们正式交往了。

库尔图瓦知道这事后，将她圈在怀里挑剔了半天。

我爱他。她那时挣开库尔图瓦的束缚，坚定地回答道。

为什么。库尔图瓦有些阴郁地问。

你会爱上和你具有同样灵魂质地的人。她那时是这样坚定地回答。新的恋情像顺着溪流行驶的小舟般节奏舒缓，她们约会、牵手、拥抱、在电影院第一次接吻、他骑车送她回家，蒂博拉开窗帘，在温暖的灯光下向她们揶揄地微笑，他送她到家门口，腼腆地给她一个告别吻，在脸颊上。德布劳内怀着喜悦又淡淡失落的心情目送他离去，蒂博的窗帘已经不知道何时又拉上了。

也许下一次她可以邀请他在家里看电影。她们可以抱着薯片碗依偎在沙发上。然后，她第一次看到他站在自己家沙发前， 脸上是蒂博的口红印，裤子拉链没来得及拉上。他看她的目光很坦然，坦然得让她疑惑。后来他给她发消息：

“凯蒂，跟你约会太无聊了。”

“你还一直不给我操。”

“那可是蒂博.库尔图瓦。你理解的吧。对不起啦，别太生我气。别让蒂博跟我分手。”

你会爱上和你具有同样灵魂质地的人。德布劳内只想作呕。

“蒂博是荡妇。”德布劳内拿起肩上的手，挪开，半个德布劳内在空中摇头，“那你们谁睡到她了吗。”

他们面面相觑，迟缓的大脑需要反应时间，才能意识到棉花下藏着一枚针。

“一个也没有？”德布劳内学着他们的样子挨个刮了他们一眼，仰起圆圆的小脸，轻蔑地说，“知道吗，蒂博.库尔图瓦来者不拒，你们睡不到她，是因为你们连垃圾都不如。”

说罢，她早已蓄力的小腿一蹬，弯腰躲过后面抓来的手，贴着墙飞奔出去。她还有八秒钟。

八、七。

她听见后面怒吼的声音。

七、六、五、四。

她抵达拐角。

四、三、二。

她推开门。有的比赛，即便是落后也要继续。因为不到最后一秒，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Nirvana，凯蒂.德布劳内已经做出决定，她势必要从名为蒂博.库尔图瓦的烈火中重生。当她下定决心，便执拗地不会回头。因为这就是她的性格。

一。

后窗边两个座位空荡荡。蒂博没来。

–tbc

Chapter 3

“这个小婊子！”无能狂怒的猴子在原地骂。

黑色马丁靴从贩卖机后走出。

手在头颅和肩膀之间游弋。她可以迅捷地袭击之间连结的部分，尖牙穿透退化的薄薄一层皮肤，刺入血肉，释放毒液，享受猎物逐渐停止心跳的过程。但是，那是野生动物的方式。她是社会化的动物，她有更高级的品味。

手搭在肩膀上。

头转过来，十分惊恐。脸红得像公牛的胆囊。真难看。一点也不可爱。指甲失去兴趣地在领子上打转。好几双眼睛都瞪着她，又转向德布劳内消失的方向。喉咙里发出不理解般怪异的呃声，现在脸是尴尬的紫红色，像公牛的睾丸。手滑在胸口，柔柔地拍两下，孱弱的心脏，平庸的心脏，让她更思念那个小小的有力的跳动。现在脸是粉红色，公牛舌头的那种难看的粉红色。

“她脾气真硬，是不是。”蒂博.库尔图瓦冲手下那个人笑了笑，又有点得意地说，“但是也很可爱吧。”

那群人面面相觑。动物天生会识别食物链的层级。他们对库尔图瓦望而生畏。他们需要汽车的铁皮，围出一块可以安全观赏的橱窗。你看过哈利波特吗，那块防弹玻璃消失后，所有的牛津软底鞋都为蛇让开一条道。

“怎么不说话？我们早上'打过招呼'，你们可真令我印象深刻。”库尔图瓦意味深长地说。高挑的美人穿过他们，走到那个右手捏过凯蒂左手搭过凯蒂的倒霉蛋身边，嫌弃地看了看他长满汗毛的小臂，手不愿意碰猴子毛皮，她只好眨眨眼：“看来只有你懂我的品味了。”

倒霉蛋结结巴巴地说：“是……是。”

“那如果让你从我和她之间选一个人约会的话，你选谁呢。”

倒霉蛋接收到讯息，脸色变得古怪:“什么意思？”

“你选了我，就要和我约会咯。”

“你不是早上还对我们不屑一顾？”猴子的大脑还在做最后的抵抗。

蒂博张了张唇，吐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所以，你选谁。”

倒霉蛋完全踩入陷阱，他的嘴角咧到颧骨：“选你。当然选你。我对怪胎没兴趣。”

愚蠢的，自作聪明的雄性。以为可以靠贬低一个女孩来讨一个女人的欢心。傲慢的，盲目自大的雄性。以为一个女人抢夺一个女孩的东西只可能出于嫉妒。

“在所有的情感体验中，喜爱属于积极的一类。但积极的情绪也有可能形成旋涡。当你的喜爱超出控制时，”教师在白板上写下"leuke agressie "这个词，“大脑的平衡机制就会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积极情绪往往伴随着消极的情绪。”教师给她们发放了一组卡片和小片的气泡纸。

“实验者手里捏着气泡纸，观察者给你的搭档展示卡片，并记录每一张你的搭档挤破的气泡

数目。实验时间，十五分钟。然后我们再来收集和对比数据。”教师走到凯蒂桌边，“德布劳内小姐，一瓶锌片或者苦甲水也许会对你的咬甲癖有帮助。”

德布劳内将手指从唇间抽出，短短的金发让红耳朵无所蔽形。周围传来窃窃的笑声。

“你的搭档呢，德布劳内小姐。”笑声更大了。教师不明所以地示意他们安静。

“她没来。”

教师环视一圈：“你们哪一组愿意接纳德布劳内小姐吗。”

无人应话，连笑声也提着裙角溜走，生怕被抓住。其实德布劳内已经很习惯这种场景。人们评价她，太内向，太固执，有时刻薄，不讨人喜欢。她不伤心，不因此改变自己，因为她有最坚韧的壳，无论被卷到暴风骤雨的海面或是沉入一片死寂的深海，她都可以保存好最原始的自己。

“您让凯蒂去别的组，那我怎么办呢。”库尔图瓦站在教室门口，有些嗔怪。

库尔图瓦会在德布劳内意想不到的时候卷土重来。

半个德布劳内在半空有点气恼地锤了锤墙：“你怎么能又掉以轻心。”

如果光看脸你会以为她是哥特电影中孤僻的女主角，但实际上是——她像紫色的冷焰，点燃了其余人，刚刚像是在玩《寂静之地》游戏的其余人立刻亲亲热热地邀请她：“蒂博，来我们这儿。”

唯一一只天使还在德布劳内头顶盘旋。她没说话，眼睁睁看着库尔图瓦用她非常擅长拿捏的那种腔调笑着拒绝别人，然后向她走过来。德布劳内的口腔开始分泌津液，她想啃点东西，她必须啃点东西。

“你是不是以为我跑了。”库尔图瓦拉开椅子坐下。

她的无名指上有个没来得及咬掉的倒刺。

想点别的事。说话，别吞口水。

德布劳内理了理卡片，说：“你记不记得雪莉。”

指甲刮过气泡薄膜，微微用力就可以轻易戳破。

“那只烦死人的猫。”库尔图瓦徐徐向德布劳内展开笑容，唇角的弧度妩媚如一朵罂粟，“当时你和现在一样，生了好久的气。”

雪莉是一只纯白的缅因猫，是德布劳内先生的一位朋友赠送给凯蒂的礼物。雪莉性格乖巧，只有些黏人的毛病，却古怪地与库尔图瓦天性不合，双方第一次见面就各自付出了柔顺黑发和漂亮白毛的代价。后来不知库尔图瓦用了什么办法，那猫对她态度大变，亲近无比。这让德布劳内有些失落。大家都更喜欢蒂博，她以为雪莉会不一样。

德布劳内一家前去英国度过圣诞节后的一周，女佣放了假，德布劳内太太拜托库尔图瓦太太代为喂养小猫。库尔图瓦自告奋勇，德布劳内临上车前，一小片雪花落在她后颈，她心中有隐隐不安。但是她回头望去，库尔图瓦抓着雪莉的爪子向她摇摆，然后低头亲了亲雪莉的额头，小猫充满信赖地舔舐着蒂博唇角。那场景比最刻奇的广告片还温馨。

德布劳内皱着红红的鼻头向她最喜欢的小猫和小狗说再见，在德布劳内先生的催促下钻进汽车里。

等她回来时小猫已经饿死，变成瘦长僵硬的一条，张开的嘴里牙尖铁青，猫笼里全是它挣扎的抓痕。女佣将小猫尸体扔进垃圾箱，它连同火鸡腿骨、剩下的生菜叶、软塌塌的饼皮一起被巨大的垃圾车送进工厂搅碎，成为某片田地的肥料。

“可爱侵犯，这个词的意思是，可爱的事物不仅会让我们产生怜惜一类的感情，还会让我们产生破坏的欲望。心理学研究表明，越是观看可爱的照片，被观察对象会挤破越多的气泡。今天我们要复刻的就是这个实验。好了，你们可以开始了。”

德布劳内将手中的卡片翻转过来，卡片上是一只成年体型的猫，和雪莉不是同一个品种，不是同一个颜色，但是它有一双和雪莉一样的眼睛：充满信赖地望着镜头。

库尔图瓦和它对视。

德布劳内从睡梦中惊醒，窗户像被动物的爪子挠一样发出难听的声音。她那一瞬间就知晓来客姓名。被瘦长鬼影纠缠的小孩，装聋作哑是唯一的逃生方式。

德布劳内在记录表格上写下“0”。

成年猫：0。

那声音不折不挠，附带上小猫一样细细的叫声。

幼年猫：0。

“凯蒂，我好冷。”

她听不到。

那声音渐渐消失，过了一会儿，声音又可怜兮兮地轻声喊：“凯蒂，我好痛。”

德布劳内的脚踝摩挲了一下。

成年犬：1。

她听到了。阴影从窗缝流淌下来，拉成细细的一条，拉着她的双腿走到床边。瘦长鬼影和传说不同，她是一位小姐，她有一双痛得泪汪汪的眼睛。

德布劳内叹了口气，把窗打开。

幼年犬：16。

库尔图瓦带着一身深冬的冷空气顺利爬进房间。她像大型动物一样扑倒了德布劳内。

成年男性：0。

成年女性：6。

男性儿童：1。

在这一年库尔图瓦的身高又窜了十二厘米，她几乎每隔几个晚上就被生长痛所折磨。鹅绒和热水袋救不了她。痛得很难受的时候，她只有抱着她的布娃娃才能有一点点安慰。

布娃娃的肉是软的，体温是热的，库尔图瓦的膝盖不顾德布劳内死活地抵在她肚子上，像要嵌进去一样，让德布劳内的内脏被挤压得无处容身。德布劳内的口鼻间全是她的头发。

女性儿童：34。

她拍了拍库尔图瓦的背，对方一动不动。

“蒂博，起来，去床上睡觉。”

库尔图瓦埋在她颈侧，闷闷地说：“我很想你，凯蒂。”

人类就是这样被欺骗的。她有人的心跳，她有人的体温，她怎么和我不是同类呢，如果她一直长久地陪伴我，我怎么不能驯化她呢。

当德布劳内检阅往事，不惭愧地承认，她对库尔图瓦的情谊也是一场自作聪明。

两个女孩枕着同一个枕头，怀抱着彼此，热烘烘的暖气仿佛可以融化一切。

“蒂博，不要再这样了。不然总有一天，我会不喜欢你了。”

库尔图瓦打了个哈欠，不在意地说：“你不会的。”

“我会的。”德布劳内说，她努力地想要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如果你再做我讨厌的事，我对你的喜欢就会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流走。”

睡意的潮汐冲刷着库尔图瓦的意识，她舒适地哼了一声：“那属于我的沙子还有多少呢。”

德布劳内认真地想了想，丧气地说：“还有满满一瓶。”因为蒂博是她的好朋友。

“好吧……”库尔图瓦断断续续地回答，陷入梦乡。德布劳内的眼睛也合上了。她们一起沉进海底。德布劳内抱着库尔图瓦细长的腰，吐出的空气全变成哔哔啵啵的小气泡在她头顶炸开，她感到窒息，比手画脚，蒂博看着她笑出声，你在做什么呀凯蒂，跳舞吗。德布劳内绝望地想，她要死了。蒂博会不会后知后觉地掉眼泪。她想告诉蒂博，没有关系，我已经提前原谅你了。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她张开嘴，最后一口空气消逝在唇边。那是她此生只一次的为库尔图瓦完全张开壳，无穷的海水裹挟着砂砾倒灌进来，那苦涩的余味残留十数年。

她又忘记她是一只蚌，在深海也不会死的蚌和蒂博也不会为故意伤害她掉眼泪的事实。

那天她把所有的呕出的海水和沙砾都锁在门板后面，等了好久好久，也没等到一句对不起。库尔图瓦却干净清爽地站在陆地上，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真有那么生气吗。”

库尔图瓦背叛了德布劳内


	



库尔图瓦没有对德布劳内说对不起

=

库尔图瓦不再是德布劳内的好朋友。

公式成立。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总有一天，它会从桌子上摔下来，变成碎片的。”这句话蒂博.库尔图瓦没有听到，或者故意没有听到，不重要了。

时间到，德布劳内离座提交表格。库尔图瓦两条长腿挡在过处，“我在想，还有一项很有趣的数据可以提交。”她盯着德布劳内的脸，修长的手指握成的拳中传来气泡不断炸开的声音，然后塑料薄膜在她手心徐徐展开，“你数一下，多少个。”

每一颗都是瘪瘪的。

花就在她手心，德布劳内疑惑为什么自己真的像假装鬼影并不存在的小孩一样这么多年都

没看见它。

库尔图瓦的把戏对德布劳内再也不起作用。

德布劳内盯着库尔图瓦的脸，将背在身后的手向库尔图瓦展开，那儿也是一张气泡纸，已经被她握得汗津津，每一颗饱满的气泡都闪着光。

“这个实验我读过相关资料了。其实气泡的数目不止是代表喜爱或者破坏欲。还有一种观点是，弱小事物以一种独特的面貌展露对你控制的企图。如果你的本能足以抵御它，就可以控制挤压这些气泡纸的冲动。从数量对比来看，我更喜欢这种说法。”

库尔图瓦愉悦的笑意完全消失了。

德布劳内听到她进球的声音。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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